


 
安维利镇的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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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怒火冲天的邻居

 
　　这是八月的一个宜人下午，阳光和煦，在爱德华王子岛上的一个
农庄前，一位十六岁半的少女正坐在红沙岩台阶上。她身材高挑，显
得很纤瘦，一双深邃的灰眸里透着严肃，她的长发的颜色，朋友们都
称之为“红褐色”。眼下，她正下定决心，要把维吉尔诗集里的诗
句，一行行地理解透彻。
 
　　在八月的下午，即将丰收的斜坡庄稼地上，氤氲缭绕，阵阵微风
吹过，有如小精灵在白杨树间轻声低语。在樱桃果园的一角，生长着
幽暗的小冷杉杂树丛，而与之相应的是罂粟花绽放出来的火红光辉，
鲜艳的花朵随风起舞。在如此浪漫的情景下，最适合的就是做做白日
梦，而不是研读那些死板的话语。不知什么时候，维吉尔诗集从膝盖
上滑落到了地上。安妮·雪莉双手相扣，托着下巴，抬头望着那一朵
朵绚丽轻柔的白云，如同是一座白色的大山，正好停留在哈里森家的
屋顶上。她的心越飞越远，飞向另一个遥远而美好的世界，在那里，
有一位工作非常出色的教师，一生致力于塑造年青一代的美好心灵，
培养年青一代健全的心智和人格，使他们一个个都有着崇高的理想抱
负，以成为社会的栋梁。
 
　　但是，如果我们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便能很清楚地看到，安妮
面临着一个残酷的现实：大家公认的是，安维利学校并不是多么有名
望，不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地方。可是安妮很少想这个问题，没有谁能
够预测，假如一个教师用真心去影响和感化学生，将来会发生什么。
安妮心里有一个玫瑰色般的理想，她相信只要她沿着这条正确的人生
道路走下去，她就会有辉煌的成果。她的心中勾勒出令人心驰神往的
幸福美景，四十年以后，会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大人物出现在她的身
边。安妮想用合适而模糊的方式去肯定，这个人反正就是赫赫有名，
不过她更愿意假设，这个大人物就是一个大学校长，或者就是内阁总
理；这个人俯下身，把额头靠在安妮那满是皱纹的双手上，恭敬地对
她说，正是她，第一次点燃他的雄心壮志，他人生中所取得的所有成
就，都要归功于很久以前在安维利学校里安妮对他的谆谆教导。



 
　　可是，这样一个美妙的白日梦，很快被不愉快的状况搅得乱七八
糟。
 
　　一头泽西种小奶牛从小路惊慌失措地飞奔过来，转眼间，尾随其
后的哈里森先生也到来了——“到来”这个词太温和了，不能准确形
容他的举动：他破门而入，直闯进门口来，他根本等不及有人来为他
打开院门，便飞身越过篱笆，怒气冲冲地飞奔而至。眼前的安妮惊讶
万分，站起身来，不知所措地看着哈里森先生。
 
　　哈里森先生是他的新邻居，虽然安妮见过他一两次，但从来没有
正面打过交道。早在四月上旬，那时安妮还没有从奎恩高等专科学校
回家来，那位原本住在绿山墙西边的邻居罗伯特·贝尔先生，卖掉了
农场，举家搬迁到夏洛特敦去了。新来的农场买主就是这个叫哈里森
的先生。大家只知道他叫哈里森，是新不伦瑞克人，至于其他的一概
不知。可是，他在安维利镇住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就以行为古怪而声
名远扬了。
 
　　“怪家伙！”这是林德太太对他的称呼。雷切尔·林德太太是个
心直口快的人，凡是跟她打过交道的人都熟悉这一点。而哈里森先生
确实在某些方面与众不同，林德太太对他的这个称呼，能恰如其分地
形容这个人的特征，大家都这么认为。
 
　　首先，哈里森先生的怪异表现在，他孤身独居，一个人住在大房
子里，并且扬言说，他根本不想让愚蠢的女人和他一起生活在这幢房
子里。这激起了安维利镇女性居民的强烈不满，她们到处传播关于他
的各种恐怖传言，说他料理家务乱七八糟，烹调的食物难以下咽。他
雇用了白沙镇的小孩约翰，那些传言都是从约翰嘴里传出来的。据约
翰透露说，哈里森没有固定的用餐时间，只有他感觉饿了，才会“随
便吃点儿什么”。如果小约翰恰巧这时候在场，他就可以进来一起跟
着哈里森吃点儿，要是他刚巧没在那儿，那就只能等到哈里森先生下
一次感觉饿了的时候才有机会吃东西，而且只能是恰巧在场才行。可
怜的约翰绝望地宣称，幸好他每个星期天能回趟家，狠狠地填满肚
子，而且他妈妈在星期一早晨总让他带一篮子食物回哈里森先生家，
要不是这样，他早就给饿死啦！
 



　　至于洗碗的事情就更加夸张，据说哈里森先生从来不愿意洗碗，
他自己一点儿也不想掩饰，除非等到星期天正好下大雨，他才会勉强
洗一下，他用大桶接满雨水，把碗盘一类的餐具全部丢进桶里洗一
洗，然后扔在一边，等它们自己晾干。
 
　　另外，哈里森先生是个抠门儿的家伙。当有人请他给艾伦先生捐
助薪水时，他就会宣称，他得等一等再说，他要先听完艾伦先生的布
道，看看自己能从他的布道中得到多少好处。他信奉这样一个信条：
绝不“隔山买老牛”，也就是说，不看货色绝不付钱。当林德太太前
去为布道活动劝募时，她看到哈里森正在屋子里，她进去了，可是哈
里森对她说，在安维利镇，那帮老女人乱嚼舌头，到处传播他的流言
飞语，在他看来，这些人的异教徒色彩比任何地方的人都要浓厚。只
要林德太太能够教化她们，让她们皈依基督教，他就很乐意为这样的
布道慷慨捐款。林德太太给气得掉头就走，说这栋房子的原房东，可
怜的罗伯特·贝尔太太如若泉下有知，那真会伤心难过因为她生前一
直以这栋干净整洁的房子为荣，可是现在被弄得一塌糊涂。
 
　　“哎呀，那时候她隔天就会擦洗一次厨房地板呢，”林德太太义
愤填膺地对玛莉拉说，“可你知道现在房子是什么样子吗？我从那边
过的时候，都不得不把裙子提起来，里面肮脏无比呀！”
 
　　还有一件让人不能忍受的事情，哈里森先生养了一只名叫“姜
黄”的鹦鹉。以前安维利镇从未有人养过这种鸟儿，所以大家都认为
养这种鸟儿是没有风度的。而哈里森先生的这只鹦鹉绝对是恶劣无
比！借用约翰的话来说，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邪恶的鸟儿，它整天都
在恶狠狠地咒骂别人。甚至有一次，约翰站在鸟笼下，离姜黄近了点
儿，这只可恨的鸟儿居然一口啄在约翰的后颈上，生生扯下一块肉
来！每当倒霉透顶的约翰星期天回到家里，他的妈妈卡特太太总会把
这块伤疤展示给每个人瞧瞧。卡特太太现在不停地在为约翰寻找新的
雇主，只要有合适的去处，她会让约翰马上离开那个烂地方，一刻也
不愿意多待啦。
 
　　就这短短的片刻时间里，关于哈里森先生的所有传闻都在安妮头
脑中一一闪过。现在，哈里森先生一声不吭地站在安妮面前，脸上带
着明显的怒气。说真的，就算是在他表现得最和蔼的时候，他也绝不
能算得上英俊，他身材矮小，体态臃肿，头顶光秃秃的。而眼下，他



怒火冲天，滚圆的脸涨成了猪肝色，向外凸出的蓝眼珠几乎从眼眶里
挣脱出来。安妮心想，这人果真算得上是最丑陋的男人，她可从来没
有见过！
 
　　突然之间，哈里森先生发声了。
 
　　“我再也无法忍受了，”他气急败坏地说着，唾沫四溅，“一分
钟也不能忍受啦！给我听着，小姐。上帝保佑啊，这都是第三次了，
小姐。第三次啦！忍耐是一种美德，可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小
姐。前次我已经警告过你姨妈了，别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可她没
听进去，她又这么干了。真搞不懂她到底想干吗呀。这就是我到这儿
来的目的，小姐。”
 
　　“你可不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安妮用十分
威严的语气问道。她现在总是要不断练习用这种语气说话，准备开学
后对付学生能派上用场，不过拿这种语气来对付这位怒火万丈的哈里
森先生，一点儿效果也没有。
 
　　“发生了什么事？老天啊，这还能不算一桩事吗？小姐，这事是
这样的，就在半个小时前，我又看见你姨妈家的那头泽西奶牛跑到我
的燕麦田里了。你要记住，这是第三次啦。我上个星期二看见它在我
的燕麦田里，昨天又看见它了。我还专门来这儿，给你姨妈打过招
呼，别让这事再发生。可是，她根本听不进去，这事又发生了。小
姐，你姨妈在哪儿？我得见见她，哪怕就一分钟也好，我要向她表达
我的一点抗议——哈里森先生的小小抗议，小姐。”
 
　　“如果你指的是玛莉拉小姐，我得提醒你，她不是我姨妈，而且
她也没在这儿，她到格拉夫顿东部看望一位病重的远房亲戚去
了。”安妮一板一眼地说，每个字都藏着无比的威严，“至于那头跑
进你燕麦田的奶牛，我真诚地对你说，非常抱歉——那是我的奶牛，
不是玛莉拉小姐的。早在三年前，当它还是一头小牛犊时，马修就从
贝尔先生那里买下来，送给了我。”
 
　　“一句抱歉就够啦，小姐？光说抱歉是无济于事的。你最好去我
的燕麦田瞧瞧，那畜生让我的燕麦遭遇了一场浩劫——每寸土地都给
践踏了，简直是一塌糊涂啊，小姐。”



 
　　“我真诚地向你道歉，”安妮语气坚定地回答道，“不过，我看
问题出在你家的那段篱笆上，要是你能把篱笆修补结实点，把你的燕
麦田和我的牧场很好地隔开，我的奶牛多莉也许就没法闯进去了。我
好些天前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篱笆看起来不是很牢固。”
 
　　“我的篱笆牢固得很！”哈里森先生厉声叫道，他怒发冲冠，简
直就像要冲进敌国去展开一场战争，“就算是监狱的铁栏杆也抵挡不
住这头恶魔般的奶牛。我警告你，你这个红头发的小丫头，你真是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要是正像你说的那样，这头奶牛是你的，那你
最好把它看紧点儿，别再让它去糟蹋别人的庄稼，不要老是坐在一
边，看这些一文不值的破书。”他鄙夷地瞥了一眼安妮脚边那本可怜
的维吉尔诗集。
 
　　提到红头发，这可触痛了安妮内心最柔弱的地方，刹那间，她不
仅头发是红的，而且连脸色也涨得通红了。
 
　　“红头发怎么啦？红头发总比某人的秃顶好看吧，哦，那不是秃
顶，脑袋上还留了一小圈头发呢。”安妮眼里闪着亮光，反唇相讥。
 
　　这句话非常有力量，把哈里森先生打击得一下傻了眼，因为他对
自己的秃头非常敏感。他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横眉怒视着安
妮。安妮这时火气消下去了，不过她要把这种优势保持下去，乘胜追
击。
 
　　“我能体会你的心情，哈里森先生，我有足够的想象力。我能轻
易地在头脑中模拟出当时的场景，当你发现奶牛在你的燕麦田里大肆
践踏，你心里的怒气我能感受到，所以我也不会计较你刚才对我说的
气话。我向你保证，奶牛多莉再也不会闯进你的燕麦田里了。我以我
的名誉担保，这一点绝对能做到。”
 
　　“那好吧，你就多留心点。”哈里森先生嘟囔着，语气缓和下
来，不过，他在转身离开时，脚步重重地踏在地上，表达着心中强烈
的不满，安妮听到他大声地自言自语，直到他远去，再也听不见为
止。
 



　　美好的心情被这事搅乱了，心里感觉很不痛快。安妮穿过院子，
把那头惹祸的泽西奶牛关进挤奶棚里。
 
　　“它不可能是从这里溜出去的，除非它能弄断这个围栏，”安妮
仔细思量着，“它现在看上去是多么安静啊，这一定是在燕麦田给吃
撑着了。上个星期希尔先生要买它，我没卖，现在想来真是后悔。不
过，一旦举办牲口拍卖会，我就把它们都卖掉算了。大家都说哈里森
先生是个怪家伙，我看形容得一点儿没错。我跟他在志趣上没有一个
共同点，就好像是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
 
　　安妮时刻在关注着，寻求一位跟自己情投意合的知音呢。
 
　　安妮从挤奶棚回屋来，玛莉拉恰好把车赶进院子里。安妮赶快去
准备茶点。她们一边喝茶，一边谈起这件事。
 
　　“如果能参加拍卖会，那正合我意。”玛莉拉说，“我们养的牲
口太多了，圈棚不够，人手也不够，但只有一个不称职的马丁在照看
它们。这个马丁昨天向我请假的时候，还信誓旦旦地说，只要我同意
他去参加他婶婶的葬礼，他一定在昨天天黑前赶回来的。你瞧瞧，都
过了一天了，他现在还没回来。我简直数不清楚他到底有多少个婶
婶。自从我一年前雇用他以来，这是他第四个婶婶去世了。这些活把
我们都忙得喘不过气来，等今年的庄稼收割后，要是贝瑞先生能把这
些田地接管过去，我真要谢天谢地啦。在马丁回来之前，我们只好先
把那头惹是生非的奶牛多莉先关进围栏里，本来应该把它圈到屋后的
牧场上去，可是那里的篱笆早就该修补了。我敢说，这个世界真是糟
糕透了，林德太太也这么说。今天我去探望了可怜的玛丽·凯西，她
病得不轻，眼看就要不行了，可她那两个孩子该怎么办呢？我什么办
法也没有。玛丽有个哥哥在英属哥伦比亚，她写信向他求助，可是直
到现在都没有收到回信。”
 
　　“这两个孩子怎么样？多大了？”
 
　　“六岁多吧……他们是双胞胎。”
 
　　“哦，自从哈蒙太太生了很多对双胞胎以后，我一直就对双胞胎
特别感兴趣，”安妮急切地问，“他们是不是很可爱呀？”



 
　　“天啊，这叫我怎么形容呢……他们实在是太脏啦。我去的时
候，戴维正在外面玩泥巴，拿泥巴做饼子。朵拉出去叫他，让他进屋
来。可戴维把她一头按进一个最大的泥巴饼子里，朵拉号啕大哭起
来，戴维说，这有什么值得哭的？他自己干脆跳进泥潭里，还在里面
打几个滚，向她表示这没什么好哭的。玛丽说，朵拉真是个好孩子，
可戴维则是个只知道捣蛋的家伙。你可能觉得戴维没有什么教养，那
是因为在他刚出生不久，他爸爸就去世了。差不多从那时起，玛丽也
一直重病缠身，没有精力管教戴维。”
 
　　“对这些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孩子，我感到非常难过，”安妮很
严肃地说，“你也知道——在你收养我之前，我也没有受过什么教
育。我真希望他们的舅舅愿意收养他们。玛丽和你是什么亲戚关系
呢？”
 
　　“你是说玛丽？我跟她什么亲戚关系都算不上。只是她的丈
夫……是我的三表哥。林德太太到我们院子来啦，我想她一定是来打
探有关玛丽的事。”
 
　　“别跟她讲有关哈里森先生和奶牛的事。”安妮叮嘱玛莉拉道。
 
　　玛莉拉答应了下来，可是这个承诺很快就被证实毫无必要。林德
太太也一屁股坐下来，开口就说道：“我今天从卡莫迪回来的时候，
恰巧看见哈里森把你的泽西奶牛赶出他的燕麦田。我看他都快给气疯
了，他是不是过来和你大闹了一场？”
 
　　安妮和玛莉拉偷偷交换了一下眼神，会心地笑了。只要是发生在
安维利镇的事情，没有一件能逃得过林德太太的眼睛。今天早上安妮
还这样说过：“就算你半夜待在自己家里，锁紧房门，关上窗户，然
后打个小小的喷嚏，到了第二天，林德太太一定会问你感冒严不严
重！”
 
　　“我想他肯定闹得很厉害的，”玛莉拉承认说，“可我当时不在
家。他冲着安妮发了一顿脾气。”
 



　　“他真是个让人生厌的人。”安妮愤愤地说，甩了甩她的红头
发。
 
　　“你的话说得可真含蓄呀，”林德太太一本正经地说，“早在当
初贝尔要把这房子和土地卖给这个新不伦瑞克人时，我就知道有大麻
烦了。你瞧，果然是这样吧。越来越多的陌生人急急忙忙搬到这里
来，我真不知道安维利镇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看再这么下去，要
不了多久，我们恐怕连个安稳觉都睡不成了，什么都不安全啦！”
 
　　“怎么啦？还有很多陌生人要搬来住？”玛莉拉问。
 
　　“你还没听说过吗？告诉你，首先是叫冬尼尔的一家搬来，他们
租下了彼得家的老房子，彼得还雇佣了一个冬尼尔家的人在磨坊干
活。大家只知道他们是从东部过来的，可没有人清楚他们的底细。还
有迪摩希·科顿一家，这家人蠢得像废物，也准备从白沙镇搬过来，
他们只会是大伙儿的负担。这个迪摩希·科顿不偷东西的时候就假装
有肺痨，他的老婆是个大懒虫，懒得手指头都不想动一动，连洗碗都
要坐着洗。而乔治太太收养了一个孤儿，是她丈夫的侄子，叫安东
尼。这个小东西会到学校上课的，安妮，他会给你带来无尽的麻烦，
就是这么回事。陌生的学生不止这一个，还有保罗·艾文，这个孩子
从美国来，要和他奶奶一起生活。玛莉拉，你一定记得他的爸爸……
叫斯蒂芬·艾文，就是那个在格拉夫顿抛弃了拉文达·刘易斯的人，
想起来没有？”
 
　　“斯蒂芬抛弃了拉文达？我可不这样认为。他们之间大吵了一
架……我觉得双方都有错。”
 
　　“那好吧，不管怎么说，斯蒂芬没有娶她，然后拉文达从那以后
变得孤僻怪异，听说她独身一人，住在一个小石头房子里，她把这个
房子叫做‘回音蜗居’。而斯蒂芬回到了美国，跟着他的叔叔一起做
生意，娶了个美国女人。从那以后，他就再没有回过老家，不过他妈
妈去看过他一两次。两年前，他老婆死了，他把孩子送回来，让他妈
妈帮着照看一段时间。这孩子十岁了，他是不是个讨人喜欢的好学
生，我没法下结论。那些美国佬的事，你永远也弄不明白。”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安维利镇的安妮》露西·莫德·蒙格玛丽.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4238.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